
People26 27人物 青春上海
Youth Shanghai

超出了原本的难度设想。袁稷说，因为显微摄影要求

一切都尽可能得小，器材需要缩小，布光需要缩小，

所以最后整体的光影效果并不能像常规微距那样，

可以有个直观的预期，而是需要自己的经验把握。常

见的微距昆虫摄影需要非常高的专业水准，活体昆

虫的拍摄更是相当之难，不仅需要构图，还要进行艺

术创作。而显微拍摄方式更多在于还原拍摄物体的

细节上，可以以5倍、10倍、20倍，甚至50倍来拍摄，

拍摄周期也决定只能以固定标本的形式进行拍摄，

同样作品也更多以教育和科研为主。

他笑言，虽然拍摄过程特别痛苦，但有一件趣事

仍然令他记忆犹新。就在拍摄吉丁虫的过程中，他发

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器官——“仿生”。原来在森林

火灾发生前，大多数昆虫都感受到危险，纷纷逃离。

只有喜火的松树黑吉丁虫例外，吉丁虫的胸部有两个

微小“颊窝”，每个“颊窝”都有大约70个感应单元，

吉丁虫靠探测长波红外线，能感知13英里外的林火。

它们能从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赶过来，以

便在刚烧焦的松树上产卵、孵化幼虫。正是因为超微

距摄影，才让他发现了这个肉眼难以察觉的器官，从

而上网查询获取了相关知识。这一小小的“插曲”也

令他更加坚定，显微摄影在科普教育方面的应用前

景很大。

摄影，是发现的过程

翻看袁稷的摄 影作品，总会认为他已然是个

学 摄 影多年 的“老 法 师 ”了，但 令所 有人 意 外 的

是，他拿起相机拍摄其实还没满一年，更不是什么

科班出身。

行政管理专业出身的他，打过追光灯，做过现场

调试师，乃至当过剧团演出总监，设计过剧场。2016

年5月1日，上海世博会博物馆正式开放，袁稷担任博

物馆的场地管理和社会教育活动等工作。出于兴趣

爱好和工作需要，一年前，他拿起了相机，对博物馆

建筑本身和馆内组织的相关教育活动进行拍摄记录。

在决定尝试显微摄影前，他从未进行过类似拍摄。

因此，他在前期查阅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和设备信息，并通

过业内朋友和论坛渠道等咨询了多位摄影界前辈，结合

各方信息，最后确定了使用的设备和拍摄合成方式。在拍

摄昆虫作品前，他还通过宏观世界的拍摄方式，制作了世

博会博物馆的全景图，解决了相似的技术难点。

袁稷坦言，拍摄昆虫作品时，每天都有放弃的想法，

但想过后还是决定继续拍摄。有些摄影圈的朋友一开始

都觉得这个拍摄项目根本不可能完成，不仅拍摄量大得

惊人，而且设备本身也不是很优秀，在这之前国内也没有

个人完成过如此庞大的数据处理和后期合成的案例。

无论显微拍摄有多复杂和多困难，最终，他坚持下来

了，更惊艳了整个文博圈。越难攀越的高峰，成功后越有

成就感。显微摄影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当你发现了别

人没有发现的东西，那种感觉非常奇妙，正如袁稷所相

信的，摄影本身就是记录下值得永久珍藏的画面，只要坚

持，总有惊喜。

在你看来，显微拍摄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是在实施中还是超出了原

本的难度设想，显微摄影要求一切都尽可能得小，器

材需要缩小，布光需要缩小。因此对于器材设备的要

求就较普通摄影高出了很多。设备的限制决定了作品

本身还是有瑕疵的，希望大家能包容。原本计划是标

本整 体 拍 摄，因为数 据 量太 过 庞大简化为局 部的拍

摄，文件处理上最后作品占用容量达到了16G的单文

件，基本上很多处理步骤都是在漫长的等待中。

你使用了哪些器材来拍摄呢？ 

在拍摄中使用了WEMacro电动堆叠平台，普通民用

的全画幅相机，国产江西光学10倍显微镜头，国产长

庚光学老蛙25mm f/2.8 Ultra Macro 2.5-5X微距镜

头以及国产订制的光学隔振台等等。大部分的设备选

取的是国产，因为考虑到作为文博行业最终可能成型

一体方案以及作为对这类特殊摄影有兴趣爱好的大众

入门。

拍摄期间，每天大致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以白天为主进行每个部分的拍摄采集，同时对各部分

拍摄完成后进行归档处理，使用一台计算机不间断地

进行各部分合成，另外一台计算机对已经合成的部分

进行后期处理。

有景仰的摄影师吗？

安藤忠雄。

接下来的拍摄计划是怎样的？

目前作品在和 相关的 全景发布平台合作尝试 用网络

游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国内超微距甚至显微摄

影作品 。之 后 计 划与标 本制作 公司定制出一 些系 列

的 标 本甚至矿 石进行拍 摄，这些拍 摄将用于社 会 教

育。我也会逐步对设备和技术进行升级，在应用领域

上针对 博物 馆藏品 、文物的数字化拍摄提 供 更多的

研究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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